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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姬志恒 张 彦
(山东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济南250014)

摘 要 为了解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状态及其成因,基于2006—2020年省域数据,利用协调度模型、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和地理探测器考察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中国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持续增长且内部总体差异呈缩小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区域间差异构成全域

内部差异最主要来源,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随时间推移均具有缩小趋势;各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

均趋于下降但存在不同分化态势;城乡发展协调度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科技

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相关,因素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单个因素的影响力并存在时变特征。推动城

乡协调发展需要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因地因业制宜优化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构

建城乡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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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understandthespatiotemporalstatusandcausesofurban-ruralcoordinationdevelopmentin
China,thestudyusescoordinationmodel,DagumGinicoefficientanditsdecomposition,Kerneldensityestimation
methodandgeographicaldetectortoinvestigatethespatiotemporaldifferencesandinfluencingfactorsofurban-rural
coordinationdevelopmentinChinabasedontheprovincialdatafrom2006to2020.Theresultsshowthat:The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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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协调是指城乡间变二元分割为关联互动进

而实现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发展状态和模式,是城

乡由分离对立转向融合一体化的必然途径[1-2]。改

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和乡村各

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城乡民生福祉均显著提升,
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和要素使用等

方面的“城市偏向”所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和农村

发展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立足新发展时代,着
力推动城乡互促、互惠、互补、协调发展,实现城乡间

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

体化和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重要体现,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

环体系和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

需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可避免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城乡发展水平和发展落差,推动全域范围内城乡

协调发展必须将这种差异纳入考察。换言之,科学

测度城乡协调发展状态,明确城乡协调发展的时序

特征、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成为缩小中国城乡发展

差距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
学者们对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相关问题的关注由

来已久,既有研究多围绕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
特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状态测度、不同尺度下城乡

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和对

策等展开。理论探讨包括城乡关系理论和城乡互动

理论等,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佩鲁的增长

极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等,旨在阐释城乡

发展落差成因和弥补路径。城乡协调发展状态测度

则从城乡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等核心指标向综合指

标演进,后者从民生福祉出发涵盖城乡生产和生活

诸多方面,包括产业效率、居民收入/支出、公共服务

等[3-5],具体测度方法包括变异系数法[6]、主成分分

析法[7]、层次分析法[8]、隶属度方法[9]和耦合协调度

模型[10]等。城乡协调发展空间差异研究则运用泰

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考察特定区域内部城乡

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既有研究普遍显示,区域城

乡协调发展状态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异质性特征,这
种特征随着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位势差异变化而持续

演化。吕丹等[11]研究显示2005—2014年间除个别

省域偶有波动外,我国大部分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

均呈稳步提升态势,全域范围内“东高西低”格局明

显。孙群力等[12]基于省域尺度研究显示2007—

2017年间我国城乡融合水平提升明显但随时间推

移增速有所放缓,全国和地区层面都存在β收敛趋

势。此外,基于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等核心指标的

研究显示,除西南地区外的我国其他地区城乡收入

差距具有发散特征[13],全域范围内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空间非均衡性存在β收敛趋势[14]。城

乡协调发展状态与区域自然禀赋和发展环境等密切

相关,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市场环境、交通基

础设施、区域和产业倾斜性政策等能够对城乡协调

发展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15-18];缩小中国城乡发

展差距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从搭建城乡要素

自由流通和平等交换的制度框架、释放城市产业和

基础设施的辐射效应、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人地系统要素、构建城乡统一建

设用地市场和就业市场、完善普惠“三农”的农村金

融市场体系和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加

以推进[19-21]。
既有研究为明确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及成因提供

了较好启示,但从准确评价城乡协调发展状态、厘清

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仍

存在可突破之处。第一,就评价城乡协调发展状态

而言,一方面有必要从高质量发展要求出发多维度

刻画城乡发展状态并测算二者协调度;另一方面,传
统比值法和变异系数等方法测度城乡发展协调度存

在若地区城乡发展均处于较低水平时亦可能出现高

度协调的“反事实”现象,需要通过协调度模型加以

改进。第二,既有研究多通过特征描述和空间分异

分析等探究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对这

种差异的精确测度有待提升,尤其是准确刻画其空

间差异的来源、演变和分布动态。第三,城乡协调发

展影响因素多元且作用机制具有复杂性,有必要引

入地理探测器方法识别影响因素及其交互效应,厘
清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为此,本研究在

对城乡发展进行系统评价基础上测度其协调度,进
而通过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方法刻画城乡发

展协调度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进,并通过地

理探测器方法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以
期准确刻画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状态并明确其

成因。鉴于省域(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策制定和

资源分配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究以省域为空间尺

度展开。

1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测度:2006—2020年

1.1 城乡发展协调度测度方法

依据协同学的相关研究,特定系统的协调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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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各要素和子系统间统筹

兼顾、和谐一致的程度[22]。城乡协调发展旨在充分

发挥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优势,合理配置城乡要素,畅
通城乡循环,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基本权益和公共

服务等方面的落差,实现城乡间共生共赢,和谐并

进。设定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分别为 UD和RD,
城乡发展耦合度(C)计算方式如式(1)所示。耦合

度指标在部分条件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表现,如
特定地区城乡发展均处于较低水平时亦可能出现高

度耦合状态,因而需要进一步进行协调度分析以反

映二者整体协同效应。纳入次序类型后的协调度

(D)计算方式如式(2)所示。其中区域城乡综合发

展水平(UR)由UR=αUD+βRD 计算得出,考虑到

城市和乡村发展状态及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及

贡献度,待定系数α和β取值均为0.5。协调度取值

范围为0~1,该值越大(小)意味着城乡发展协调度

越高(低)。

C= (UD×RD)/ UD+RD2  
2

  
2

(1)

D = C×UR (2)

1.2 指标体系和权重设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19)》提出构建促进

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生态保护等相互融合和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基于《意见》要求和高质量发展诉求,本研究结合城

乡地域系统理论从生产发展、人民生活、生态环境3
个维度对城乡系统发展进行综合评价。生产—生

活—生态三维度既能够较好的覆盖城市化发展在人

口、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表征,也能够体现乡

村振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和治理有效等方面要求。参照既有研究,结合指标

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构建如表

1所示的指标体系。指标权重通过AHP(层次分析

法)—熵值法确定,该方法为组合方法,综合吸收了

主观和客观赋权的优点。本部分的原始数据取自

《中国统计年鉴(2007—2021)》[23]、《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2007—2021)》[24]、《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7—2021)》[25]和各省域统计年鉴,个别缺失值

通过插值法或类推法补齐,经济数据均进行了消胀

处理。因数据缺失,本研究未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

自治区。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25]给出各省域城市、城镇和农村不同受教育程

度人口比重,本研究将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学历依次赋值6、9、12和16年,并将城镇并入城市

口径,城市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依据城市和城镇被

调查人口数量加权计算得出。农业面源污染为农业

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污染物产生量总和,具体计

算方式参照赖斯芸等[26]。

1.3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典型特征

表2报告了2006—2020年全域、各省域以及按

照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

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的年度值、均值以及城市和乡

村子系统发展水平均值(缺失年度值备索,城乡子系

统发展评价值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其中全域值和区

域值为省域值乘以对应人口权重得出。基于均值的

各省域城市子系统、乡村子系统和城乡发展协调度

的变异系数(CV)依次为0.174、0.338和0.119,省
域间乡村子系统发展落差最为明显。西北和西南板

块乡村子系统评价值和城乡发展协调度评价值存在

连片低值区域,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

予以整体突破。空间特征直观显示我国城市和乡村

子系统发展以及城乡发展协调度评价值均呈现“东
高西低”和“相似集聚”的基本格局,考察期内城市子

系统评价值领先省域为上海、北京和天津,乡村子系

统评价值领先省域为山东、浙江和江苏,四大区域城

乡发展协调度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

和西部。若以0.4、0.6和0.8为断点将协调发展状

态分为失调(0~0.4)、低度协调(0.4~0.6)、中度协

调(0.6~0.8)和高度协调(0.8~1),考察期内各省

域均值除山东达到高度协调状态外,其余省域均为

低度或中度协调状态,占比分别为26.67%和70%。
考察初期2006年尚无省域达到中度或高度协调,其
中西部省域和除河南外的中部省域均为失调状态,
全域范围内失调省域占比达到63.33%;“十一五”
末期华北、长三角和黄河中下游板块达到中度协调

状态,全域尚无省域实现高度协调,亦无省域为失调

状态;“十二五”末期全部省域均达到中度或高度协

调状态,其中“十一五”末期达到中度协调状态的板

块向高度协调迈进,全域范围内高度协调省域占比

为23.33%;“十三五”末期全部省域均为中度或高

度协调状态,其中高度协调状态省域占比提升至

66.67%。时序特征则显示考察期内各省域城市和

乡村子系统评价值以及城乡发展协调度评价值均保

持稳步提升态势,全域尺度下三者年均增幅依次为

13.06%、8.66%和6.13%。就城市子系统而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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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乡协调发展指标及权重

Table1 Indicatorsandweightsofurban-ruralcoordinationdevelopment

区域 
Region 

维度

Dimension

基础指标

Index

方向

Direction

城市人均二三产业产值(0.421) 正向生产发展

Production
(0.332)

建成区地均二三产业产值(0.402) 正向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城市GDP比重(0.177) 正向

城市(镇)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0.110) 正向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0.319) 正向
人民生活

Livelihood
(0.391)

城镇居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226) 正向城市

Urban
area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0.113) 正向

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0.128) 正向

城市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0.103) 正向

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0.312) 正向
生态环境

Ecology
(0.278)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101) 正向

人均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0.087) 负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工业增加值(0.500) 正向

农林牧渔增加值/农村人口(0.253) 正向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0.132) 正向
生产发展

Production
(0.381)

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0.175) 正向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0.187) 正向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0.121) 负向

农村人均地方财政农林水支出(0.133)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0.301)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0.088) 正向

食品衣着支出费用/农村居民消费总支出(0.113) 负向农村

Rural
area

人民生活

Livelihood
(0.419)

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亿元(0.153) 正向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0.128) 正向

每千农村人口村卫生室人员(0.116) 正向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0.102) 负向

农业面源污染(0.248) 负向

农膜使用量/播种面积(0.171) 负向生态环境

Ecology
(0.200)

化肥施用量/播种面积(0.187) 负向

农药施用量/播种面积(0.211) 负向

成灾面积/受灾面积(0.184) 负向

  注:括号内数字为权重。

Note:Figuresinbracketsarew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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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评价值

Table2 Evaluationofurban-ruralcoordinationdevelopmentinChina

区域 
Region 

省份

Province
2006
年

2008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城市

发展

UD

乡村

发展

RD

协调

度D

北京Beijing 0.5790.6250.6930.7500.7710.7810.8260.8720.8810.6150.5160.738

天津 Tianjin 0.5620.5960.6570.7580.8190.8220.8720.9090.9390.6120.5500.750

河北 Hebei 0.4400.5210.6300.7340.8090.8430.8460.8630.8750.4630.6900.715

上海Shanghai 0.4970.5750.6190.6890.7480.8160.9060.9330.9320.6150.5210.745

江苏Jiangsu 0.5100.6170.6950.7710.8530.8880.9450.9490.9790.5900.6980.780
东部

East
浙江Zhejiang 0.5270.6140.6910.7640.8470.8830.9360.9370.9700.5700.7330.780

福建Fujian 0.4500.5020.6110.6910.7900.8280.8710.9030.9280.5240.5550.710

山东Shandong 0.5050.6320.7280.8190.8880.9210.9410.9560.9670.6090.7720.805

广东 Guangdong 0.4260.4960.5900.6770.7390.7630.8080.8220.8560.4660.4880.669

海南 Hainan 0.2660.2910.4040.5720.6590.6970.7620.7900.8040.4180.2920.564

均值 Average 0.4780.5650.6540.7400.8120.8440.8830.8980.9210.5410.6340.772

山西Shanxi 0.2660.4720.5460.5880.7010.7050.7300.7440.7440.4490.3220.602

安徽Anhui 0.2530.4350.5640.6490.7580.7770.8370.8400.8620.4020.5590.644

江西Jiangxi 0.3400.4470.5680.6560.7120.7350.7870.8020.8300.3760.5670.638
中部

Central
河南 Henan 0.4030.5080.6040.6750.7590.7860.8310.8500.8650.4140.6520.680

湖北 Hubei 0.3340.4450.5680.6160.7200.7520.8060.8180.8470.4160.4690.635

湖南 Hunan 0.3800.4610.5740.6500.7400.7680.8300.8470.8760.3800.6500.661

均值 Average 0.3410.4660.5760.6450.7370.7610.8120.8270.8480.4050.5630.687

内蒙古InnerMongolia 0.2840.4780.6040.7160.8090.8380.8730.8940.9200.5150.4590.686

广西 Guangxi 0.3260.4520.5380.6180.7020.7220.7760.7970.8100.4160.4070.617

重庆Chongqin 0.2290.3960.5150.6090.6810.6940.7560.7890.7990.4560.3020.586

四川Sichuan 0.3340.4430.5510.6200.6970.7200.7600.7830.8170.3860.4510.616

贵州 Guizhou 0.1930.2820.4490.5080.6110.6390.6980.7060.7220.3650.2320.516

西部

West

云南 Yunnan 0.2740.3830.4880.5560.6380.6770.7110.7180.7420.3890.2850.558

陕西Shaanxi 0.2690.4000.5550.6340.6890.7050.7360.7540.7660.4640.3140.599

甘肃 Gansu 0.2470.3580.4640.5030.6150.6360.6650.6680.6800.4120.1890.526

青海 Qinghai 0.2600.3550.4930.5970.6650.7090.7110.7440.7510.4140.2900.563

宁夏 Ningxia 0.2610.4580.5480.6130.7370.7790.7900.7740.7920.5110.2850.622

新疆 Xinjiang 0.3770.4650.5950.6500.7720.7990.8100.8100.8330.4670.4790.661

均值 Average 0.2860.4090.5280.6010.6860.7110.7510.7670.7870.4180.3550.621

辽宁Liaoning 0.4300.4860.5770.6690.7560.7500.7430.7560.7710.4790.4010.651

东北

Northeast

吉林Jilin 0.2660.3800.5180.6180.7100.7270.7850.7540.8120.4170.3880.602

黑龙江 Heilongjiang 0.1550.3100.4560.5630.6700.6770.7290.7490.7660.3430.3500.545

均值 Average 0.2920.3970.5200.6190.7150.7190.7490.7530.7790.4160.3800.636

全域

Global

均值 Average 0.3720.4820.5880.6680.7510.7760.8180.8340.8560.4640.519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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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和区域性倾斜政策等的影响,中部地区增

幅较高,西部和东北次之。受惠于脱贫攻坚等政策

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子系统增幅快于其他地区。值

得注意的是,各地区城市和乡村子系统评价值的增

速随时间推移均有所回落,这与我国经济进入增速

换档期密切相关。就城乡发展协调度而言,“十一

五”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战略实

施持续有效的优化了城乡协调发展状态,其中西部

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增幅领先于中东部地区,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

存在缩小趋势。

2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的时空差异研究方法

2.1 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本研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分析中

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相对差异。Dagum基尼系

数的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G=
∑
k

j=1
∑
k

h=1
∑
nj

i=1
∑
nh

r=1
yji-yhr

2μn2
(3)

式中:yji(yhr)为第j(h)组内省域i(r)城乡发展协

调度评价值;μ为所有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均值;n
表示考察省域个数;k代表考察组总数(本研究为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区域);nj(nh)为第j(h)组

内部省域数量。Dagum基尼系数可分解为组内差

异贡献(Gw)、组间差异净值贡献和(Gnb)和组间超变

密度(Gt),解决了样本数据间交叉重叠等问题[27],
各部分对应计算方式如下:

Gw =∑
k

j=1
Gjjpjsj (4)

Gnb =∑
k

j=2
∑
j-1

h=1
Gjh(pjsh +phsj)Djh (5)

Gt =∑
k

j=2
∑
j-1

h=1
Gjh(pjsh +phsj)(1-Djh) (6)

其中:Gjj = 1
2yj
∑
cj

i=1
∑
cj

r=1
|yji-yjr|/c2j (7)

Gjh =∑
cj

i=1
∑
ch

r=1
|yji-yjr|/cjch(yj+yh) (8)

上述式中:pj =cj/c,sj =cjyj/cy,且∑pj =

∑sj =∑
k

j=1
∑
k

h=1
pjsh =1;Djh 为组j和h间城乡发展

协调度评价值的相对影响,计算方式见式(9);djh

可视为组j和h 中所有yji-yhr >0样本值的加权

平均,计算方式见式(10);pjh 表示超变一阶矩,计
算方式见式(11);Fj(Fh )表示区域/组j(h)累积密

度分布函数。

Djh = (djh -pjh)/(djh +pjh) (9)

djh =∫
∞

0
dFj(y)∫

y

0
(y-x)dFh(x) (10)

pjh =∫
∞

0
dFh(y)∫

y

0
(y-x)dFj(x) (11)

2.2 Kernel密度估计

Kernel密度估计属于分布动态学模型,作为非

参数估计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经济变量非均衡分布

的分析中。通过 Kernel密度估计揭示的城乡协调

发展 分 布 演 进 特 征 和 地 区 间 差 异 能 够 对 通 过

Dugum基尼系数刻画的相对差异形成补充。设定

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为f(x),点x密度函数由

式(12)估计,其中 N、Xi、h和K(x)分别为观测值

个数、独立同分布观测值、带宽和核函数。核函数

K(x)是一种加权函数或平滑转换函数,本研究采

用常见的高斯核函数,计算方式见式(13)。此外,

Kernel密度估计对带宽h较为敏感,一般多选择较

小带宽以提高估计精度。

f(x)= (1/Nh)∑
N

i=1
K[(Xi-x)/h] (12)

K(x)= (1/ 2π)exp(-x2/2) (13)

3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时空差异及来源

表3报告了2006—2020年中国城乡发展协调

度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总体Dagum基

尼系数位于0.050~0.159,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的

空间差异较为明显。变动特征显示,考察期内省域

尺度下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空间相对差异呈现稳

步缩小趋势,这与城市发展的反哺作用、国家强农惠

农和倾斜性区域发展政策、脱贫攻坚战略实施及其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等有关:尽管高速城市化发展推

动了资源空间集聚并产生了具有空间异质特征的城

乡发展落差,但国家针对“三农”领域的倾斜政策和

脱贫攻坚战略实施有效弥补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

部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

移亦能够通过劳动力回流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优

化中西部地区城镇和乡村发展动能,缩小城乡发展

落差,提升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均衡性。分阶段测

算显示,“十 一 五”、“十 二 五”和“十 三 五”期 间

Dagum基尼系数降幅分别为56.65%、21.8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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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及来源

Table3 Spatialdifferencesandsourcesofurban-ruralcoordinationdevelopmentinChina

年份

Year

区域内基尼系数

Ginicoefficientintheregion

区域内基尼系数

Ginicoefficientintheregion

东部

East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

东北

Northeast

东-中

East-
Central

东-西

East-
West

东-东北

East-
Northeast

中-西

Central-
West

中-东北

Central-
Northeast

西-东北

West-
Northeast

2006 0.056 0.091 0.098 0.221 0.170 0.252 0.246 0.122 0.191 0.198

2007 0.064 0.054 0.081 0.190 0.123 0.203 0.212 0.098 0.172 0.173

2008 0.061 0.032 0.072 0.104 0.104 0.165 0.178 0.072 0.103 0.100

2009 0.053 0.022 0.061 0.076 0.102 0.148 0.147 0.059 0.067 0.074

2010 0.049 0.017 0.047 0.054 0.070 0.111 0.118 0.050 0.057 0.055

2011 0.044 0.021 0.053 0.038 0.070 0.115 0.102 0.054 0.041 0.049

2012 0.041 0.022 0.049 0.040 0.070 0.106 0.090 0.049 0.038 0.049

2013 0.041 0.017 0.038 0.027 0.056 0.094 0.078 0.046 0.030 0.038

2014 0.039 0.016 0.041 0.028 0.053 0.087 0.067 0.046 0.027 0.042

2015 0.039 0.017 0.040 0.026 0.054 0.088 0.073 0.046 0.029 0.038

2016 0.040 0.018 0.039 0.023 0.056 0.088 0.081 0.046 0.033 0.035

2017 0.036 0.017 0.038 0.016 0.052 0.089 0.083 0.047 0.037 0.031

2018 0.036 0.019 0.035 0.015 0.047 0.083 0.083 0.047 0.043 0.028

2019 0.033 0.019 0.036 0.002 0.046 0.081 0.088 0.046 0.048 0.029

2020 0.031 0.019 0.038 0.011 0.044 0.080 0.083 0.047 0.046 0.030

均值 Mean 0.044 0.027 0.051 0.058 0.074 0.119 0.115 0.058 0.064 0.065

年份

Year

全域基尼系数G
Ginicoefficientin
theoverallarea

区域内差异Gw

Differences
intheregion

区域间差异Gcb

Differencesamong
theregions

超变密度Gt

Transvariation

贡献率%Contributionrate

Gw Gcb Gt

2006 0.159 0.023 0.119 0.017 14.46 74.89 10.65

2007 0.129 0.021 0.095 0.014 15.88 73.58 10.54

2008 0.103 0.017 0.077 0.008 17.01 75.30 7.68

2009 0.090 0.014 0.068 0.007 16.11 76.30 7.60

2010 0.069 0.013 0.051 0.005 18.15 74.18 7.67

2011 0.068 0.012 0.052 0.004 17.81 76.07 6.12

2012 0.064 0.012 0.048 0.005 18.05 74.63 7.32

2013 0.056 0.010 0.042 0.003 18.75 75.97 5.28

2014 0.053 0.010 0.038 0.005 19.53 71.91 8.56

2015 0.053 0.010 0.039 0.004 19.32 72.47 8.21

2016 0.054 0.010 0.040 0.005 19.05 72.75 8.20

2017 0.053 0.010 0.040 0.004 18.14 75.33 6.53

2018 0.051 0.010 0.038 0.004 18.67 74.02 7.32

2019 0.050 0.009 0.038 0.003 18.60 74.89 6.52

2020 0.050 0.009 0.037 0.003 18.65 74.50 6.84

均值 Mean 0.073 0.013 0.055 0.006 17.88 74.45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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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程度降幅

有所趋缓。
考察期内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区域内部差异

(Gw)均值为0.013,整体呈现稳步缩小趋势。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Dagum基尼

系数均值分别为0.044、0.027、0.051和0.058。从

空间结构看,东部和东北地区较大的内部差距源自

鲁苏浙辽的相对领先地位,西部地区则与贵州和甘

肃等省域相对滞后有关。进一步透视表明,东部地

区省域内部差异是城乡子系统“双高”基础上的差

异,东部地区城市群和中小城镇发展更为成熟,客观

上推动了资源由乡向城的流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需要充分释放城市向乡村的溢出效应;西部地区省

域内部具有城乡子系统“双滞后”特征,特别是城市

化的发展滞后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进而抑制了农

村生产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因此推动

西部地区特别是低值省域的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国

家区域倾斜政策基础上进行整体优化,协同推进乡

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着力强化对农村相对贫

困的治理,推动城乡间和区域间形成循环提升。考

察期内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

Dagum基尼系数均呈波动下降趋势,期末较期初降

幅分别为44.76%、78.95%、61.41%和94.98%,中
部和东北地区降幅较高。阶段性特征显示,“十一

五”降幅最为明显的是中部地区,“十二五”和“十三

五”期间则为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十三五”期
间变化幅度并不明显,但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在2017
年之后出现“翘尾”现象,其未来趋势需要进一步关

注。

Dagum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四地

区间差异始终是全域内部差异的最主要来源。时序

特征显示,考察期内区域内部Dagum基尼系数呈现

逐年下降趋势,期末较期初降幅达到60%;区域内

部差异贡献率位于14.46%~19.53%,整体呈现先

增后减的倒“U”曲线特征,期末较期初有所增长。
区域间Dagum基尼系数以2014和2017年为拐点

呈现“减—增—减”趋势,期末较期初降幅为68.97%,
其贡献率位于72.47%~76.30%,呈现减增交替的

波动趋势;超变密度值除个别年份外表现出稳步下

降趋势,期末较期初降幅为79.88%;贡献率位于

5.28%~10.65%。超变密度贡献率揭示的是区域

间交叉项统计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说明我国城

乡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重叠效应,即存在

城乡发展协调度相对滞后地区的部分省域评价值高

于领先地区的情况,因此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不仅需

要重视区域内部特殊性,也要重视区域间的整体协

调性。
图1显示了全域城乡发展协调度在考察期内的

分布动态演进趋势。从分布位置看,考察期内全域

总体分布曲线中心和变化区间存在随时间推移的右

移趋势,说明全域范围内城乡发展协调度不断提升,
后期左拖尾现象这说明仍存在明显滞后省域,这也

与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典型事实的描述相一致;主峰

高度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主峰宽度则趋于缩小,说
明全域内部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有所下降,
绝对差异总体存在缩小趋势;从分布延展性看,全域

城乡发展协调度分布曲线存在的延展收敛趋势,这
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城乡发展协调度高的省域与平均

水平的差异有所缩小。从波峰演变过程看,全域总

体分布曲线存在由“主峰+侧峰”向“单峰”演变的趋

图1 全样本城乡发展协调度分布动态

Fig.1 Thedistributiondynamicofurban-ruraldevelopmentcoordinationofthewhole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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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考察前期出现的峰值较低的侧峰意味着出现微

弱的梯度效应和分化态势,后期的单峰说明全域城

乡发展协调度并未出现明显极化现象。尽管不同省

份间基础禀赋存在的异质性使得城乡发展及其协调

度相对较低的省域短期内难以快速追赶上领先省

域,但国家倾斜性区域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农业农

村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既缩小了城乡发展差距,
也推动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域间均衡。

图2进一步显示了2006—2020年间四区域城

乡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趋势。分布位置表明,
各区域分布曲线中心和变化区间均存在右移趋势,
各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中国城乡间

协调发展绩效明显提升。从分布形态看,东部地区

分布曲线表现出主峰高度先平稳变化后波动上升的

整体趋势,曲线宽度则大小交替,这意味着东部地区

内部城乡发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总体趋于下降趋

势;中部地区曲线主峰高度呈现前期波动变化后期

波动上升趋势,宽度则先小后大,区域内部城乡发展

协调度绝对差异有所缩小;西部地区曲线主峰高度

降升交替,末期宽度变大,区域内部城乡发展协调度

总体离散程度呈下降趋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曲

线在考察后期均出现左拖尾现象,各地区内部均存

在城乡发展协调度相对滞后省域。随时间推移东北

地区曲线主峰高度上升宽度变小,考察期内东北省

域内部城乡发展协调度离散程度显著下降。各区域

分布曲线均存在延展收敛趋势,区域范围内城乡发

展协调度高的省域与平均水平的差异有所缩小。波

峰演变过程显示,东部地区分布曲线在2011年之前

存在较低左侧峰,考察初期东部地区内部城乡发展

协调度存在一定分化态势,2012年之后则以单峰为

主,分化特征较为缓和;中部地区2016年之后出现

左侧峰,其余时间为单峰,中部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

在考察后期出现梯度效应;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布曲线

在考察期内均表现为单峰特征,内部分化并不明显。

图2 东部(a)、中部(b)、西部(c)和东北(d)城乡发展协调度分布动态

Fig.2 Thedistributiondynamicofurban-ruraldevelopmentcoordination
ofEast(a),Central(b),West(c)andNortheast(d)

4 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中国城乡发展

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作为一种探测研究对象空间差

异性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地理探测器模型认

为若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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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空间分布应趋于一致或具有显著空间相似性[28]。
其中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可通过q值得出,如式(14)
所示。

q=1-SSWSST =1-
∑
L

i=1
Niσ2i

Nσ2
,i=1,2,…,L

(14)
式中:SSW为各分类区域方差和;SST为全区总方

差;σ2i 为第h 个区域城乡发展协调度方差;σ2 为城

乡发展协调度整体方差。q值介于0~1,值越大说

明该影响因素对城乡发展协调度时空差异影响越

大。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可通过地理探测器中的交

互探测器加以识别和评估,用以分析影响因素间的

作用是否相互独立抑或会通过协同作用强化/弱化

其对城乡发展协调度时空差异的作用强度。具体过

程为:首先在单一影响因素q值基础上计算二者交

互作用 的q 值,记 作q(x1 ∩ x2);随 后 在 比 较

q(x1)、q(x2)和q(x1∩x2)大小基础上将交互作用

分为 五 类,具 体 地,q(x1 ∩ x2)< min(q(x1),

q(x2)),二因素交互后非线性减弱;min(q(x1),

q(x2))<q(x1 ∩x2)<max(q(x1),q(x2)),单因

素非线性减弱;max(q(x1),q(x2))<q(x1 ∩x2),
二因素交互后双线性增强;q(x1 ∩x2)=q(x1)+
q(x2),二因素相互独立;q(x1)+q(x2)<q(x1 ∩
x2),二因素交互后非线性增强。使用地理探测器

模型需要将影响因素进行分区,本部分采用等间距

法将影响因素进行了五分法的离散化处理。
参考既有关于城乡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本

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1)城市化进程(urb),测
度方式为非农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人口向城市流

动和汇聚对城乡协调发展有着复杂深刻的影响,既
会通过乡村的资源虹吸扩大城乡发展落差,也会通

过城市的示范和溢出效应带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2)产业结构升级(ind),测度方式为二三产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提高

投入资源的附加价值,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产业

生态的演进和产业间的收益差距则会对资源在城乡

间的流动产生重要作用。3)市场化程度(mar),测
度方式为个体和私营从业人员数占总人口比重。市

场化程度提升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厚植区域创

新潜能,并通过降低主体间交易成本方式畅通城乡

循环。4)交通基础设施(tra),测度方式为公路和铁

路里程之和除以区域面积。交通网密度和输送效率

的提升有助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提高城市发展向城镇和乡村的辐射强度。5)科
技创新能力(tec),测度方式为区域人均3种专利授

权量。科技创新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推力,科
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动

能,助力区域包容性增长。6)环境规制强度(reg),
测度方式为区域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除以工业

增加值。环境规制强度提升能够通过倒逼效应推动

区域产业生态化进程,推动实现城乡间“环境正义”。
本部分原始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3]。

图3报告了地理探测器对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

差异的考察期全时段和分时段因子探测结果。全时

段内各因素均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研究选取的

影响因素可以较好解释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度时空格

局,即中国城乡发展协调度受到城市化进程、产业结

构升级、市场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和环

境规制的综合影响。科技创新和市场化程度是中国

城乡发展协调度时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作用强

度分别为0.558和0.513。具体原因在于,科技创

新是区域生产—生活—生态系统持续优化的关键动

能,能够显著降低区域发展对于资源环境的干扰和

破坏,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改善民生福祉。对农村区

域而言,以机械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创新

能够对传统农业农村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效

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比较生产率落差,助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科技力量向三农领域

的延伸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也有利于催生农

村新业态和新模式,从而实现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和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降

低创新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特别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政策体

系的引导下,还能够有效畅通城乡循环渠道,释放城

市创新发展的溢出效应,增强农产品供需适配性和

拓展乡村生产要素面向城市发展的价值增值空间,
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此外,城市化进程、产业结

构升级、交通基础设施和环境规制等因素的作用强

度依次降低,考察时段内作用强度分别为0.360、

0.253、0.227和0.074。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偏向

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交通网络建设会对乡村发展形成

资源虹吸,其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还会扩大资源在

城乡间产出效率差异,但城市化发展的外溢会对农

业农村发展形成示范作用,优化农业农村发展动能,
助力城乡融合发展,这种作用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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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深入实施而得以放大;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推

进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的转

移效应和传统第一产业“接二连三”有助于优化农村

产业生态和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要素

的产出绩效和城乡耦合质量;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

有助于直接降低创新要素流动成本,在更大的城乡

空间范围内形成统一市场,充分发挥以工补农和以

城带乡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助于降低农业

生产对传统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化学化程度,拓展农业

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空间,但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一定

程度上会导致高能耗生产环节和污染物由城向乡转

移,因此从提高规制效率出发,应建立城市向农产品

生产和生态功能区的横向补偿机制,彰显农村生态环

境权益,推动生态循环农业和城乡一体化绿色发展。

图3 驱动因素作用强度

Fig.3 Forceofthedrivers

  从“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不同时段看,
科技创新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表

现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高速城市化发展形成了

城市空间下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且具有自组织和自

强化特征,这种创新生态的空间嵌入扩大了城乡间

的创新鸿沟,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城镇空

间格局的优化和创新农业诉求的增长,源于城市的

科技创新面向农村的辐射作用和对城乡协调发展的

作用不断彰显;“十一五”以来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强化了城市群之间和

内部的经济社会联系,随着更多的中小城市被接入

现代交通网络,小城镇和农村亦将显著得到交通基

础设施红利。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强度

随时间推移表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城市产

业结构升级将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向外转

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则降低了资源由城向乡的

转移成本,但数字经济时代城乡间数字落差以及

乡村要素市场建设的相对滞后会抑制城乡资源融

合,这使市场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协调

发展的作用在“十二五”之后有所趋缓,从推动城

乡协调发展出发,持续完善农业农村要素市场和

夯实农业农村内生动能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的

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十一五”以来新

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在推动城市和乡村发展

同时也提升了城乡间要素流动和创新扩散程度,
特别是中小城市和城镇空间格局的优化形成了以

工促农和以城带乡发展的支点,脱贫攻坚战略则

有效弥补了部分地区农村发展短板,有力提升了

城乡发展协调度。
图4报告了各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测度结果。

结果表明,考察全时段及不同时段内所有影响因素

交互后的影响力均强于自身,因素间存在显著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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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互作用,换言之,任意两个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

都会增强其中单因素对城乡协调发展空间差异的作

用强度。其中除市场化程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在“十
二五”期间以及环境规制与其他部分因素在特定时

段内表现为交互后非线性增强外,其余均为交互后

双线性增强。全样本下,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创新、城
市化进程和科技创新、城市化进程和市场化程度的

交互作用最为明显,影响强度均达到0.62以上。从

推动城市和乡村子系统以及城乡协调发展出发,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为需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和优

化营商环境。通过科技创新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

和风险,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涌现,发挥二者

有机融合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放大效应;以城市化发

展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改善创新环境,通过完善科

技投入和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增进城乡生产效率、生

活质量和生态保护并实现二者高质量融合发展;以
营商环境优化改善城市化发展内生动能并提高城乡

循环的深度和广度。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规制交互作用对城乡协调发

展空间差异亦有影响,需要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路径优化

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

双赢。动态的看,城市化进程和市场化程度、城市化

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交互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有所

增强,市场环境和交通硬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持续强化。城市化进程和产业

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市场化程度和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程度和科技创新、市场化

程度和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

在“十二五”之后则有所趋缓。

图4 驱动因素的交互作用强度

Fig.4 Theinteractionintensityofdrivers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测度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基础上,利
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方法考察城乡发展协

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进,通过地理探测

器方法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

明:1)2006—2020年间中国各省域城乡发展协调度

持续增长但城乡间发展落差仍较为明显。在国家倾

斜性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推动下,西部地区城乡发

展协调度增幅更高。Dagum基尼系数测算和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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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全域城乡发展协调度内部总体

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构成全域内部差异最

主要来源,其次为区域内差异;东部和西部差异在区

域间差异中最为明显,东北地区内部差异在区域内

差异中明显;动态特征显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部

差异随时间推移均具有缩小趋势,但中部地区内部

差异在考察末期出现反弹现象。2)全域和各区域分

布曲线均呈存在右移特征,各地区城乡发展协调度

均有所提升。全域和东北地区分布曲线主峰高度上

升且宽度变小,东部地区分布曲线表现出主峰高度

先平稳变化后波动上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布曲线

主峰高度总体波动变化,全域和各区域内部城乡发

展协调度的离散程度总体均趋于下降,东部和中部

地区在特定时段内存在内部分化。3)城乡发展协调

度与城市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交通

基础设施、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相

关。影响因素独立作用显示,2006—2020年间全域

范围内科技创新和市场化程度驱动作用最强,其次

为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交通基础设施和环

境规制的作用相对较弱,动态看科技创新和交通基

础的作用强度呈现“U”型趋势,市场化程度和产业

结构升级作用强度呈现倒“U”型趋势,城市化进程

的作用强度随时间推移不断上升。考察期内各因素

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型或非线性增强型,不同

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单个因素的影响力,因
素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有所差异。

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审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

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而为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和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启示。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

是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从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着力,
也需要健全相关协调机制并因地制宜加以推进。首

先,有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型

城镇化需要充分考虑增强城乡协调发展要求,使城

市和城镇成为高品质生活生产空间的同时充分发挥

其溢出效应。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合理确定城市规

模和空间结构,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大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
住平衡和生态宜居的郊区新城,促进流动就业人口

高质量融入常住地,统筹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生态

涵养和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发展的包容性和创新

潜能。
其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农业农村发

展质量。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补齐农业农村发

展短板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此须加

快培育多元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

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涉农科技研发和应用水平,
推动农业补链、强链和延链;大力探索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多样化,开发农业多

种功能,提高农业附加价值;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推动农民财富变现增值;深入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提升县城面向农村的综合服务能

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农村环境保护

和城乡环境协同治理,筑牢农村生态安全底线,持续

优化农村人居环境。
再次,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

制,破除城乡二分思维,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

持乡村,构建城乡发展共同体。有序优化农村人地

资源配置,支持工商资本引流入乡,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和乡村创客等农村创新创业主体和

新发展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城乡土地、户
籍及其附属制度的统一,通过政策引导和产业融合

等多种方式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农村流动,实现城

市创新要素与农村闲置低效资源的有效对接;着力

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高
质量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的普惠、可及、均等;加快县域和地级市范围内城乡

融合发展,强化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

县城与重点镇等载体的带动作用,推动小城镇加快

连接城市、服务乡村,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最后,因地制宜、因业制宜优化区域城乡协调发

展的动力系统。对城乡发展协调度较高区域而言,
需要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上持续畅通

城乡循环,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和科技创新,系统建设

数字乡村,不断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着力推进农村

消费提质升级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标。乡村

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发展落差较大的区域则需要在

巩固义务教育成果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后义务教

育,特别是匹配地方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和特色教

育,优化乡村发展内生动能;深入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和区域营商环境建设,降低创新要素由城市向农村

的流动成本;强化财政资金向农村公共服务的倾斜,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的资金投入机制,依据地区实际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

势的农产品品牌,推动分散低效的农业向集约化、特
色化和现代化转型,鼓励社会力量利用“互联网+”
发展亲农惠农的新业态新模式,着力优化乡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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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强化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CeciliaT.Rural-urbaninteractions:Aguidetotheliterature
[J].EnvironmentandUrbanization,1998,110(1):147-166

[2] 王颖,孙平军,李诚固,刘航,周嘉.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城

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8,38(7):59-66

WangY,SunPJ,LiCG,LiuH,ZhouJ.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featuresofurbanandruralharmoniousinnortheast

Chinasince2003[J].EconomicGeography,2018,38(7):59-

66(inChinese)

[3] YuATW,WuYZ,ShenJH,ZhangXL,ShenLY,Shan

LP.Thekeycausesofurban-ruralconflictinChina[J].

HabitatInternational,2015,49(10):65-73
[4] 高波,孔令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J].农

业技术经济,2019(8):4-16

GaoB,KongLC.Ananalysisontheeconomicgrowtheffect

ofthe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nChina[J].

Journalof AgrotechnicalEconomics,2019(8):4-16 (in

Chinese)

[5] 叶璐,王济民.我国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定[J].农业经济问题,

2021(2):123-134

YeL,WangJM.ThecalculationofChina’smultidimensional

urban-ruraldisparitiesfrom 2007to2017[J].Issuesin

AgriculturalEconomy,2021(2):123-134(inChinese)

[6] 张博胜,杨子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贫困治理的耦合

关系[J].资源科学,2020,42(7):1384-1394

ZhangBS,YangZS.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urban-

ruralcoordinateddevelopmentandruralpovertygovernance
[J].ResourcesScience,2020,42(7):1384-1394(inChinese)

[7] 张合林,都永慧.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分析[J].郑 州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2019,52(1):

45-49 

ZhangH L,DuY H.Ananalysisofthemeasurementof

urban and rural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influencingfactors[J].Journal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2019,52(1):45-49
(inChinese)

[8] 童长江,李崇光.基于PCA-AHP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评价[J].中国科技论坛,2010(12):129-134

TongCJ,LiCG.Evaluationofcoordinateddevelopmentlevel

ofurbanandruraleconomybasedonPCA-AHP[J].Forumon

Scienceand TechnologyinChina,2010(12):129-134 (in

Chinese)

[9] 刘晨光,李二玲,覃成林.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与演化

研究[J].人文地理,2012,27(2):97-102

LiuCG,LiEL,QinCL.Spatialpatternsanditsevolutionof

economiccoordinateddevelopmentbetweenurbanandrural

areasinChina[J].HumanGeography,2012,27(2):97-102

(inChinese)

[10]徐维祥,李露,周建平,刘程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

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
(9):2044-2062

XuWX,LiL,ZhouJP,LiuCJ.Thedynamicevolutionand

itsdrivingmechanismofcoordinationofruralrejuvenationand

newurbanization[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2020,35
(9):2044-2062(inChinese)

[11]吕丹,汪文瑜.中国城乡一体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

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8(5):179-192

LvD,WangWY.Astudyonth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

ruralintegr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J].ChinaSoft

Science,2018(5):179-192(inChinese)

[12]孙群力,周镖,余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

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5):26-36

SunQL,ZhouB,YuD.Researchontheregionaldifference

andconvergenceofurban-ruralintegrationlevel[J].Inquiry
intoEconomicIssues,2021(5):26-36(inChinese)

[13]江春,司登奎,苏志伟.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及影响

因素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2):41-57

JiangC,SiDK,SuZW.Researchthedynamicfluctuation

andinfluencefactorsofurban-ruralincomegapinChina[J].

TheJournalofQuantitative& TechnicalEconomics,2016,

33(2):41-57(inChinese)

[14]杨晓军,陈浩.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

收敛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12):127-145

YangXJ,ChenH.Regionaldifferenceandconvergenceof

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ervicesinurbanandruralareain

China[J].TheJournalofQuantitative& TechnicalEconomics,

2020,37(12):127-145(inChinese)

[15]王艳飞,刘彦随,严镔,李裕瑞.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格局特征

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16,36(1):20-28

WangYF,LiuYS,YanB,LiRY.Spatialpatternsand

influencingfactorsofurban-ruralcoordinateddevelopmentin

China[J].ScientiaGeographicaSinica,2016,36(1):20-28
(inChinese)

[16]钱龙,叶俊焘.要素市场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

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22(7):

210-220

QianL,YeJT.Effectofkeyfactormarketizationonthe

renducetionofurban-ruralincomegap:Anempirical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J].Journalof 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7,22(7):210-220(inChinese)

[17]姚毓春,梁梦宇.城乡融合度与协调效应检验:来自中国省际

层面的经验证据[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23(2):105-115

Yao Y C,Liang M Y.An examination ofurban-rural

integrationandcoordinationoutcomes:Empiricalevidenceat

theinter-provinciallevelinChina[J].JournalofSoutheast

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2021,23(2):

105-115(inChinese)

842



 第7期 姬志恒等: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

[18]Zhou Q Y,LiZ Q.Theimpactofindustrialstructure

upgradesontheurban-ruralincomegap[J].Growthand

Change,2021(2):1-22
[19]叶兴庆,徐小青.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我国城乡二元体制

的突出矛盾与未来走向[J].管理世界,2014(9):1-12

YeXQ,XuXQ.Fromurban-ruraldualismtourban-rural

integration:Theprominentcontradictionandfuturetrendof

China’surban-ruraldualism[J].ManagementWorld,2014
(9):1-12(inChinese)

[20]高帆.新时代我国城乡差距的内涵转换及其政治经济学阐释

[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4):5-16

GaoF.TheImplicationtransferofChina’surban-ruralgapin

theneweraanditsinterpretationfromthepoliticaleconomics
[J].JournalofNorthwe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

SciencesEdition,2018,48(4):5-16(inChinese)

[21]郭远智,刘彦随.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J].地理

学报,2021,76(6):1408-1421

GuoYZ.LiuYS.Theprocessofruraldevelopmentand

pathsforruralrevitalizationinChina[J].ActaGeographica

Sinica,2021,76(6):1408-1421(inChinese)

[22]HakenH.Wunderlin A.YigitbasiS.Anintroductionto

synergetics[J].OpenSystems & Information Dynamics,

1995,3(1):97-130
[2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2021

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ofPeople’sRepublicofChina.

ChinaStatistical Yearbook[M].Beijing:ChinaStatistical

Press,2007-2021(inChinese)

[24]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021

DepartmentofRuralSocialand EconomicInvestigationof

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ofPeople’sRepublicofChina.

China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M].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Press,2007-2021(inChinese)

[25]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 国 人 口 和 就 业 统 计 年 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021

Department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of

NationalBureauofStatisticsofPeople’sRepublicofChina.

ChinaDemographicand EmploymentStatistical Yearbook
[M].Beijing:China StatisticalPress,2007-2021 (in

Chinese)

[26]赖斯芸,杜鹏飞,陈吉宁.基于单元分析的非点源污染调查评

估方法[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9):1184-1187

LaiSY.DuPF.ChenJN.Evaluationofnon-pointsource

pollutionbasedonunitanalysis[J].Journalof Tsinghua

University:ScienceandTechnology,2004(9):1184-1187(in

Chinese)

[27]DagumC.Anewapproachtothedecompositionofthegini

incomeinequalityratio[J].EmpiricalEconomics,1997,22
(4):515-531

[28]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

2017,72(1):116-134

WangJF.XuCD.Geodetector:Principleandprospective
[J].ActaGeographicaSinica,2017,72(1):116-134 (in

Chinese)

责任编辑:王岩

942


